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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間彌生首次中國個展
下月登陸上海

一百六十年前，一本描寫黑奴辛酸淚的回憶
錄，曾經震驚美國，觸發了美國內戰。此書
《為奴十二年》（12 Year a Slave）如今拍成
電影，是本屆奧斯卡最佳電影的熱門之選。
回憶錄裡，二十三歲女黑奴佩絲非常勤快，

由早幹到晚，每日採摘棉花逾五百磅，比起其
他奴隸多三百磅，成績冠蓋路易士安納州。但
佩絲的日子卻生不如死，經常遭奴隸主強姦。
女主人洞悉後妒火中燒，愈加虐待她洩憤。
某日，佩絲在河邊洗衣時失蹤，奴隸主以為
她逃走了。兩小時後佩絲回家，原來她去向鄰
居索取肥皂洗衣。但奴隸主不由分說，吩咐年
約四十歲的男黑奴彼池將佩絲衣服脫光，爬伏
地面，四肢分開綁柱，用皮鞭鞭打。
彼池起初猶豫，不忍下手，轉向奴隸主求
情。但奴隸主已發狂失去理性，他揚言，如彼
池拒絕動手，他會另找奴隸打完佩絲再打彼
池。別無選擇下，彼池揮鞭打了三十下，佩絲
的背部血肉模糊。奴隸主認為彼池沒盡力，他
搶過皮鞭再狂抽十五下，佩絲體無完膚。
佩絲死裡逃生，從此變得鬱鬱寡歡。「她美
好的青春年華亦隨之埋葬了。」《為奴十二

年》的作者諾瑟普
（Solomon North-
up）在回憶錄說。
諾瑟普正是當年被
迫揮鞭向佩絲下毒
手的黑奴彼池。
這宗發生於一八

五零年慘絕人寰的虐奴事件，在今天看來，似
乎令人難以相信。事實上，這在當年屬於極之
普遍的事。諾瑟普三年後逃出魔掌，寫成《為
奴十二年》一書。美國歷史學家認為，此書觸
發南北戰爭，導致林肯總統率軍解放黑奴。
諾瑟普一八零八年於紐約出生，本屬自由

身，隨父務農，有機會上學讀書和學習拉小提
琴。他二十九歲結婚，育有三子女，生活僅可
糊口。三十三歲卻遇到厄運：兩名騙子訛稱馬
戲團招聘小提琴手，帶領諾瑟普去應徵。結果
諾瑟普遭綁架，被鐵鏈鎖上賣到南方的紐奧
良，再輾轉在當地的奴隸市場被拍賣。最後，
他以一千美元被賣到路易士安納州，與佩絲共
事一主。他曾經多次反抗及逃走，遭奴隸主鞭
打至皮開肉裂後，四肢被牢鎖，在猛烈的陽光

下曝曬，以示懲罰。
諾瑟普在農場採

棉花斬竹蔗，披星戴
月地辛勞工作。據
《為奴十二年》講
述，曾經有一黑奴企
圖逃走，遭主人放十

五頭惡犬狂追。該黑奴最後被分屍，遭餓犬食
剩屍骨。
諾瑟普後來認識一加拿大木匠，在他的幫助
下，諾瑟普向法庭申訴，證實自己本是自由
身，遭綁架販賣。法庭判決，將諾瑟普釋放。
為奴十二年，諾瑟普終於返家，妻兒無恙。

在爭取黑人權益組織的支持下，他於一八五三
年寫成《為奴十二年》一書，書中內容震驚美
國人民。
一百六十年後的今天，《為奴十二年》被改

編拍成電影，由得獎的英國大導演史提夫．麥
昆（Steve McQueen）執導。此片排期於今年
十二月十八日在美國上映，影評人觀後一致讚
賞，認為有機會奪得本屆奧斯卡最佳影片大
獎。

黑奴血淚史
文：余綺平

「紀錄片其實是可以
賺大錢的，因為成本
低，拍到《音樂人生》
這種程度已經可以賺
錢，絕對博得過。」資
深紀錄片導演張虹笑
說。紀錄片的成本比劇
情片低很多，劇情片
「閒閒地要五六百萬才
能拍」，紀錄片只要八
九十萬就可以拍得很
好。但無論是政府、電影發展局，還是發行商都
看不到當中的利潤。

起碼可以維持生計
拍紀錄片的人都不是想要賺大錢，但香港目

前的狀態是拍紀錄片難以謀生。張虹是全職紀錄
片導演，拍了多部紀錄片，手上還有四部片正在
剪輯中，她坦言，在香港拍紀錄片很困難，但不
是沒有機會，重點是你願不願意「捱」。「我做
了這麼多年都死不了，」她把生活要求降到最
低，日子過得簡樸一點，身兼其他工作，一樣活
得很好，但，這不是一個良好的生態。「我們起
碼要做到拍出來可以維持生計，這才會有人拍，
這個情況是可以改善的，香港好歹是個有錢的社
會嘛。」
這個社會也特別需要紀錄片這類型的電影，

「如果想社會和諧一點，你必須多去了解、去知
道別人的生活方式，這可以減少隔膜。」張虹
說，希望有多一些後浪，做可以幫到自己又幫到

社會的事，因為拍紀錄
片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去
了解社會，「你可以自
由創作，觀眾看了又有
啟發。」

香港有人才
香港目前來說， 是

拍的人比例上偏少，片
子的種類也不夠多。
「我們的深度不夠，內

地片又深又闊，像《三峽啊》，很深入地講三峽
工程的來龍去脈，香港真的沒辦法，題材不夠其
他地方多，但我們的創作自由比較大，應該可以
做多一點。」近幾年，大專院校開始鼓勵學生拍
紀錄片，應亮在香港演藝學院推動學生去拍，中
大、公開大學也有相關的課程，學生即使以後未
必會拍紀錄片，但學會怎麼拍也是好事。「這裡
沒有沃土，但有空氣有陽光，香港政府不干擾你
但也不太幫你，你必須自己掙扎，有韌力的話，
就像街邊的小草，可以在夾縫裡生長，我們的情
況就是這樣。」
對於香港紀錄片的前景，她以「審慎樂觀」的

態度看待，「樂觀於有人才，但客觀環境不
好。」惟有慢慢推動，讓知識普及，希望人們有
一天會知道：啊，原來紀錄片是這樣的，不是像
Discovery Channel那樣只講旅遊、飲飲食食等話
題。
始終這裡不是溫室，種子要生存並不容易，慢

慢來吧。

當代藝術「前衛女王」草間彌生下月將在上海舉辦中國首次大型個展。本
次展覽將會展出一百多件作品，除了草間彌生標誌性的黃色南瓜、圓點花紋
等被大眾熟知的作品之外，還將展出藝術家近年來的最新創作。
中國站為草間彌生「我的一個夢」亞洲巡展的第二站，首站於韓國大邱市

立美術館展出。中國站之後，「我的一個夢」預計還將在其他亞洲城市巡迴
展覽。中國站的地點定於上海當代藝術館，展期為2013年12月15日至2014
年3月30日。上海當代藝術館透露，本次展覽將展出不同形式和題材的作
品，包括大尺幅的裝置、繪畫、雕塑和視頻，旨在向中國觀眾完整地展現草
間彌生獨特的藝術風格。
享譽世界的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在當代藝術圈內獲得高度評價，她的作品

也為觀眾認同，並被世界100多所美術館收藏。1929年生於大阪的草間彌生
於1960年代在紐約成
名。1973年她返回日
本，因患精神病住進
精神病院。如今草間
彌生已經年逾80，是
身價最高的藝術家之
一，目前仍持續創
作。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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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紀錄片軌跡系列一

香港紀錄片香港紀錄片
自由下的掙扎自由下的掙扎

紀錄片在香港一直處於邊緣的位置，鮮有機會於院線播放，近年稍為成功的例子
僅有《音樂人生》，和去年年底上映的《三生三世聶華苓》。後者雖然口碑不俗，
但導演陳安琪事後表示，電影不只不能回本，票房與戲院攤分後，還要補貼十多萬
宣傳費。紀錄片不受重視至此，實在很悲哀。

回顧今年，香港紀錄片依然在夾縫中求存，參與拍攝的年輕人不

少，但社會支持不多；台灣紀錄片稍為好一點，「文化部」明年起

推動「5年5億紀錄片計劃」，扶助台灣紀錄片發展；內地主要放映

紀錄片的四大影展因為種種原因而停掉，發展堪虞。

兩岸三地紀錄片發展面對不同的挑戰，香港在相對自由的創作環

境下，有一批人默默地努力，然而現實環境始終不如人意，到底香

港紀錄片的機遇與困難是甚麼？能否在夾縫裡開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伍麗微

任何藝術形式，都需要空
間展示。紀錄片作為電影的
其中一個種類，卻很難以正
常的方式（院線放映）與觀
眾見面，僅能依賴政府場地
與藝術中心的電影院放映，
這樣，一方面難以培養觀
眾，另一方面對導演而言，
作品不能在主流戲院上映，
難以回本，也打擊他們的創
作慾望。采風電影節目統籌
林偉鴻表示，近幾年放映場
地愈來愈難找，主流戲院幾
乎都不放紀錄片，背後的原
因當然離不開錢。

發行商卻步
「早年，戲院覺得片子不錯的話，會讓你放十幾場，然後
票房五五分帳，只要努力做宣傳，最後有機會賺幾萬元；近
幾年，放映方式改變了，他們要你包場，譬如，戲院會給你
一個折扣價，你要出錢買起所有座位，這樣很難做。」片主
即使對影片很有信心，可以場場滿座，但扣除給戲院的帳目
後，賺得非常少。相比其他沒有機會放映的電影，《三生三
世聶華苓》已經有機會在院線上放，入座率也相當高，但最
後還是要陳安琪自己掏荷包付宣傳費。
「發行商覺得香港觀眾沒有看紀錄片的習慣，我們覺得你
不推廣怎麼會有觀眾。」這是雞和蛋哪個先出現的問題，站
在發行商的立場，當然是做主流的劇情片會比較容易賺錢。
「表面上台灣好很多，每年有十多部紀錄片可以在商業院
線放映，全台大概有五至八間戲院播放，雖然不多，但起碼
有機會放。」因而有去年《不老騎士》超過三千萬台幣的票
房奇蹟、今年《一首搖滾上月球》的叫好叫座。「一般來
說，在台灣院線上放映的紀錄片大概可以有300萬台幣票
房，扣除製作、宣傳費後，導演也賺不了甚麼，只是下部戲
找資金會比較容易。」但香港沒有這樣的機會。

場地設施不夠
上不了院線，退而求其次，只能利用政府場地和Art
Centre放映，只是，政府場地設備不完善，Art Centre的戲
院也不能用作長期放映。「政府的場地不是正規的放映院，
是多用途場地，裡面有很好的音響、屏幕，但沒有播放器
材。」林偉鴻無奈地說，中港台影片的播放格式都不一樣，
因而需要的播放器也不一樣，台灣有些片子用了很新的格

式，那個播放器要幾十萬，每次
排片播放時都很頭痛。Art
Centre因為是正規放映院，設備
齊全，所有格式的片子都能放，
「比較好一點。」

新的拍片方式
場地以外，缺乏資金也是一個

挑戰。紀錄片拍攝時間少則兩三
星期，長的動輒幾年，張經緯的
《音樂人生》花了六年時間追蹤
拍攝，黃嘉俊的《一首搖滾上月
球》也用了六年時間，導演如果
不接其他工作，如何生存？
在香港，紀錄片始終較為小

眾，相對來說也較難找資金。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是其中一
個方法，但資助金額不多，而理應支持本地電影發展的香港
電影發展局則「不支持」紀錄片拍攝。張經緯便說，劇情片
可以申請電影發展基金資助三分之一的拍攝費用，但紀錄片
並不包括在資助範圍內。
紀錄片不算電影嗎？香港電影發展局主席馬逢國說：「一

開始發展局的定位是商業片，商業電影的理解是可以在戲院
放映的電影，做了一個階段後會否擴大範圍，這要看政府的
政策，發展局也只是跟政府的政策去做。從培養人才的角
度來說，我們並不排斥紀錄片，但現在還沒有定案。」
除了政府資助這一渠道外，林偉鴻也提出另一種可能──
借鑑台灣經驗。台灣紀錄片導演楊力州的得獎作品很多都是
受私人機構或NGO（非政府組織）委託而拍的，像《被遺
忘的時光》便是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資助拍攝的，最新
作品《拔一條河》 由統一超商委託拍攝；而剛奪得金馬獎
最佳紀錄片獎項的《看見台
灣》，是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
資助齊柏林拍攝而成的。
另一方面，台灣很多企業也

會用包場的方式招待員工看電
影，當作捐款支持。去年《不
老騎士》全台上映，很多企業
便利用這種方式支持電影背後
的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香
港的NGO沒有這樣的傳統，
他們沒有這樣的觀念去資助導
演拍一部片。」大部分只願意
出錢拍宣傳片。

林偉鴻：最大問題缺少放映場地 張虹：審慎樂觀看待紀錄片發展

林偉鴻 伍麗微林偉鴻 伍麗微攝攝

紀錄片導演張虹紀錄片導演張虹

■香港演藝學院學生執導的短片《遠航》。

■■紀錄片記下社會真的一面紀錄片記下社會真的一面，，有助我們了解各人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社會議題有助我們了解各人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社會議題。。

■香港紀錄片發展雖然不明朗，但張虹喜見愈來愈多年輕人對
拍紀錄片有興趣。


